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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马村村民在村里聊天。

刘新中（右一）在东方市进行付马话方
言调查。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由受访者提供

在海南西部的东方市
四更镇，有一个叫付马村的
地方。这个有近 500 户、
2000多人的村庄，村道宽敞
整洁，处处鲜花绽放，绘就了
一幅现代美丽乡村画卷。

付马村当地人交流使
用的付马话，外界大多无法
听懂。岁月更迭，付马村人
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早
已与其他地区交融同化，唯
独话语仍然自成体系。付
马话是海南使用人口最少、
最小众的濒危方言，这一根
植于村民生命中的文化密
码在濒危中传承。

村中多为多语人

一直都在村里工作生活的蒙业明
除了能流利说出母语付马话，对于海
南话、广州话、儋州话、哥隆话等方言
也能信手拈来。同村多数村民大都是
懂得三种或三种以上方言的多语人
（能够使用三种或三种以上语言的
人）。

蒙业明把这种语言的天赋，归功
于村里所讲的付马话。这种独树一帜
的方言，似乎存在一种神秘的语言密
码。蒙业明告诉海南日报记者，“村里
不少孩子在外语学习上也成绩突出，
具有优秀的语言天赋。”

正因为付马话独一无二，外人难
以习得，也让付马村人机缘巧合下成
为“风语者”，在战争年代发挥了特殊
的作用。

接受采访时，蒙业明的弟弟拿出
家中保存的一只抗日战争时期的日本
军用布靴，为海南日报记者讲起了“风
语者”的故事。当时，汉奸带着一支日
军小分队来到付马村抓壮丁，村民一
边用汉奸听得懂的话与之沟通，引诱
日军从泥沼地经过，一边又用汉奸听
不懂的付马话，巧妙安排村民做好配
合，让骑着高头大马的日军指挥官陷
入泥地里。其中一只布靴掉在泥里没
被捡走留在村里，成为那段历史的见
证。

刘新中最早看到关于付马话的介
绍，是在一本外国人编的中国族群情
况的英文书中，当时一张付马村人的
照片引起他的注意。“照片里，一个男
性戴着像蒙古族一样的帽子，当时我
觉得很奇怪。因为海南地处热带，怎
么会戴这样的帽子呢？”学术研究方向
为方言学和语音学的他，开始了自己
与付马话的难解之缘。

从2000年开始，刘新中便时常前
往付马村进行方言调研。中国语言资
源保护工程（简称为“语保工程”）海南
项目启动后，付马话2016年被列为濒
危方言项目。作为付马话发音人，付
马小学退休教师吉呈明和前任村支书
蒙业文，为刘新中提供了系统的语料
素材。

“在本次‘语保工程’海南项目的
调查中，我们摸清了付马话的语言面
貌，对付马话的方言性质做了清楚描
写。”刘新中告诉海南日报记者。

刘新中表示，调查显示，在声调方
面，付马话声调有文白两种系统，在平
常说话时用的发音就叫“白读”，读书
面文字时的发音就叫“文读”。付马话
有6个声调，白读层的声调相对整齐，

声调格局与赣方言、客家方言基本一
致。从声调的演变情况来看，付马话
与客赣方言的关系比较密切。

综合多年的研究，刘新中得出了
这样的结论：付马话是一种以古客赣
方言为底层的非官话混合型方言。它
的语言成分既保留了客赣方言的因
素，也吸收了大量村话和海南闽语的
成分，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一种汉语方
言。

传承中的濒危语

在全球目前已知的大约6700种
语言中，其中有约 40%成为濒危语
言。刘新中表示，根据民族语（Eth-
nologue）的界定，濒危方言主要从该
语言的使用人口和使用功能两方面来
判断，并根据生存状态分为不同的级
别。依据不同的情况，濒危语言的设
立有以下几个参考的判断标准：（1）使
用人口不足一千，该语言只是压缩在
本村等极小的范围之内；（2）这种语言
只用于本村人面对面交流，不能进入
媒体、教育等公众语言使用的领域；
（3）该语言的代际传承越来越弱；（4）
该语言的使用者全部都是双语人。

付马话是海南使用人口最少、最
小众的濒危方言。近日，76岁的付马
村村民吉保堂，带着孙子在村里的凉
亭中休息。他告诉海南日报记者，村
里交流主要还是靠付马话，村里的小
孩也都基本会说。

目前，从付马话的使用情况来看，
村中的老年、中年、青年多会讲付马
话，在外地生活的幼儿则不太会讲。
哥隆话和付马话一样，是村里各个年
龄段都能使用的语言。四五十岁以下
的付马村人，几乎都会讲普通话。村
里每个人都是多语人，这也为付马话
轻松吸收、接纳周边语言的成分提供
了方便。

“保护付马语等濒危语言的最好
办法是活化，这也是所有资源受限语
言、方言面临的最大问题。”刘新中表
示，语言最大的功能是作为交际工
具。如果一种语言能够保持这个最基
本的功能，它就能传承下去。使用濒
危语言的人们往往是多语并用，常常
有被强势语言挤压和替代的情况。因
此，一种濒危语言的存留，首要考验是
不同年龄阶段的人在各种生活、生产
活动中“保持使用”。

除此之外，付马话等濒危小众方
言的活化、复制工作，还需要语言学家
尽可能详细地记录、保留第一手口语
材料，存留更多语言样本，并利用现代
科技手段完成系统的口语语料采集和
语音合成，在此基础上完成语音识
别。

付马话的前世今生

东方市方言之多、口音之异堪称南腔北
调。海南话、黎话、苗话、哥隆话、军话、儋州
话、付马话等方言泾渭分明。各种方言各成
体系，又会相互借鉴影响。

第一次听说付马话的人，容易误为“驸
马”，其实“付马”与帝婿驸马没有什么关系。
付马话的名称源自付马村，付马村的人自己
唤做“俺村话”，对外就叫“付马话”。付马话
是付马村人独特的文化印记。

付马村的村名由“英德”而来，“英德”是
早期讲哥隆话的人对老付马村称呼的音译。
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编撰的《昌化县志》中
有“附马村”的记载。“附马”原义是“以马代
步”，“付马”由“附马”演变而来。

据说，自宋代以来，昌化江流域为屯兵驻地，
军人在当时具有双重身份，同时拥有军籍和地
方籍，战时披盔戴甲，平时弃甲归田，战马也随
之变成代步工具。附马村毗邻屯兵驻地，村民
多屯军养马，“附马村”也由此得名。该村原先
在今四更镇英显村西边，由于靠近海边，经常有
海盗侵扰，故而于100年前迁徙至目前所在地。

创世神话常见，却鲜有创“话”神话。与
多数方言不同，付马话还有一个关于方言的
传说。相传，讲付马话的人是最晚到达昌化
江南岸的，到达时所有的话都已被天神分配
完毕。天神灵机一动，用已经分配给各个族
群的话，每种选一些放在一起，组成了一个新
的方言，这就是“付马话”。或许这个传说多
少有些穿凿附会，但也透露出付马话中具有
的混合型方言的特点。

“付马话从族谱和语言特征来说，都源于江
西赣语区。付马话的使用者之一——文氏后代，
当地人说是南宋灭亡后隐居到昌化江南岸的文
天祥的后代。”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刘新中在付
马村调查时发现，付马村共有12个姓氏，依次为
文、吉、符、高、郭、王、刘、蒙、张、赵、许、卢。

付马村村民蒙业明是付马话的方言发音
人之一。上世纪80年代初，来自北京的语言
研究专家欧阳觉亚过来研究付马话，请他去
招待所录制了好几天的付马话，并用国际音
标给付马话标音备注。

蒙业明说，随着时代发展，付马话也在发
展。比如电扇等很多新事物，在祖传下来的付
马话中没有相关表述，他们就学习了海南话的
相关读音，杂糅进去，成为新的付马话词汇。

海南方言岛


